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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 

 

黎  明 
 

樊璧珠 
（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6级） 

 

一 
 

吴二子出生的时候，吴家有些轰动。倒不是说吴二子自带奇异天象将来

必成大器云云，而是这男孩儿怎么说着说着就变成了女孩儿。 

王凤怀着吴二子的时候，吴老太恨不得把她供起来。 

村里的婆子妈子们都说，吴老太命好，王凤肚子冒尖尖，这一胎肯定是

个男孩儿！吴老太听了心下不只一喜，乐的褶子都要插进头发里去了，更是

在王凤即将临盆那几天激动的睡不着觉，只要睡着就梦着个白胖的小男娃朝

她跑来。这更坚定了吴老太能抱上孙子的想法，家里再穷也好吃好喝伺候着

王凤，就怕一个不注意惊扰了自个儿的大胖孙子。 

这么些时候，王凤倒是养的白白胖胖的，孩子一声哭叫出来，吴老太彻

底傻了，这煮熟了的鸭子，哦不，这健康的大胖孙子怎么就变成了一个胖女

子呢？吴老太把新生下来的小崽儿翻来覆去的看，就怕自己老眼昏花看错了，

最后终于确定了，她辛辛苦苦供了几个月的小祖宗是个女娃子。 

听见孩子的哭叫，吴柱子急着往进跑，被本就不高的门槛子绊了一脚，

重重摔在地上，也顾不得疼，赶紧地起来进了里屋。只见吴老太蹲在地上一

口一口地抽着旱烟，王凤沉着一张脸把小孩裹在被子里。 

“这是咋了嘛，刚生完孩儿，咋能在这屋里抽烟了娘。”吴柱子赶着上前

要熄掉老太太的旱烟。老太太瞪他一眼，把手里的烟斗狠狠摔在地上，站起

来就想骂王凤。话还没骂出口，老太太起身太急眼前一黑差点摔倒，吴柱子

紧着上前扶她。 

“不要动我，你看看你看看，生了个啥玩意儿嘛！”吴老太甩开柱子，伸

出一根粗黑的手指指着床上的小孩。王凤开始抽抽搭搭地哭，又怕吴老太骂，

一个劲儿憋着，只发出零零散散几声哭，老太太听了更生气，脚都要给跺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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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哭个啥子，哭个啥子，白养你这些些，看你生了个啥，趁早卖了别留着

瞎吃饭了，跟大孩儿一样死了算了！”吴老太骂不下去了也开始哭，一边嚷着：

“我造了什么孽啊„„” 

吴柱子站在一边不知道劝谁，脸憋得通红才苍蝇似的说了一句：“女娃儿

就女娃儿嘛，又不是不能生了，看你们闹得，有啥了嘛。”王凤和吴老太都不

搭理他，自己哭自己的，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吴家才终于安静了下来。当

天村里就传遍了，吴家招惹了神灵，一个男娃娃变成了女娃娃。 

吴二子就是那个被神灵惩罚生下来的女娃娃。 

吴二子之前有个姐姐，叫吴大丫，刚生没几天就感冒夭折了，家里没钱

治，吴老太想着反正是个女娃，死就死了，也没放在心上，凭它去了。二子

没出生的时候，老太太已经给她起好名字了，最后是个女娃，老太太也没心

情再改，就这么叫着了。 

就这么一直到吴二子三岁的时候，王凤又生了一个孩子，这次是男孩，

吴老太高兴地直喊柱子，吴柱子往进跑的时候又摔了一跤，薄裤子划了一个

大口子。吴老太抱着大孙子走来走去，王凤躺在床上止不住的笑。 

“大媳妇啊，你这几天就好好歇着喂三儿，我和柱子下地去就行了。二

子，给你娘舀一碗水来。” 

“她这么小怎么舀水，娘你快歇歇哇，我去舀去。”吴柱子一只手拉着二

子走了出去，拍了拍她的脑袋，说：“耍去吧。”都说小孩子不记事，这件事

却印在二子脑子里好多年，她却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独独记住当时的爹。 

吴二子的弟弟叫吴成仁，是王凤给起的，她说，吴家好不容易来了男娃，

将来必须成人，吴老太不懂这些，只说名字好就行，咱们家三儿肯定有出息。

二子很难过，她觉得弟弟的名字更好听。 

到三儿该念书的时候，王凤连着几夜纳了几副鞋垫叫吴柱子去市上的时

候顺便卖了，最后东拼西凑够了学费，把三儿送到了隔壁村学堂。家里的事

儿多，送三儿念书的担子就落到二子身上。来回路远，二子来不及中途回家

一趟，就坐在学堂门口等三儿放学。先生偶然一次看到坐在石阶上啃着硬面

饼的二子就把她拉了进去，从此，学堂最角落的位子就是二子的，二子很喜

欢听先生讲课，那是二子最快乐的时光。 

之后的某一天，二子突然被三儿偷偷拉了出去。 

“怎么啦三儿，先生一会儿要讲书了。”二子急着想进去，被三儿一把拦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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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不能不和我一起听课，现在他们都笑话我，你看看你多大了，还

跟我们一起念书，你没羞吗？”三儿仰起脸，二子这才发现，三儿一脸怒容，

那眼神中穿透出的像一把锋利的抹了醋的刀子，直刺进二子的心脏。 

“„„”二子不知道该说什么，沉下头去，忽感鼻子一酸，眼泪啪嗒啪

嗒直往下掉。三儿一看，心下当即就软了，二子的鼻子哭的通红，鼻尖透着

些亮，三儿觉得那有点像村长儿子曾吃的石榴，甚至有点可爱。 

“哎呀姐，你哭啥，算了我们进去吧。”三儿拉着二子往里走。二子听着

先生讲书，突然开心了起来，把刚才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日子就这么持续了几年，二子认识了些字，读了几本书，三儿长大了，

可以自己去学堂了，吴老太不再让二子去送他。二子哭着跪下求奶奶再让她

去几天，吴老太一巴掌甩过去，怒骂：“家里事情这么多，你这丫头天天就想

着偷懒往那里跑，就算不要钱你念书有什么用，三儿长大了要做大官的，你

能和他比？你翅膀硬了，我们留不住你，再呆几年把你嫁到邻村去，我们也

清净！明天跟你娘下地去，不要再烦了。”二子被打的站不稳，一下子跌坐在

地上，她手指不小心戳到了地，一股钻心的疼让二子的眼泪直往外冒，二子

却不哭了，她使劲擦了擦脸，起身跑回了屋里。 

那天以后，二子天不亮就被叫起来砍柴烧水做饭，十几岁的小丫头好像

有使不完的劲儿，村里的大妈大嫂都对二子喜欢的不得了，却又听说吴二子

出生以前是犯了神灵的，便也不敢多问寻。 

那年腊月，吴家隔壁的林姐儿出嫁，二子起了个大早偷偷去看林姐儿，

林家嫂子扯着两根线在林姐儿脸上画，林姐儿疼的直皱眉头。二子轻轻走到

旁边，问道：“姐儿这是在干啥哩？”林嫂子唬了一大跳，赶着将吴二子往外

推，今天林姐儿大喜的日子，可不能让吴二子给冲撞了。林姐儿抓住嫂子的

胳膊，轻轻摇了摇头道：“不碍事，天见明了有人来了再叫她走，这下没人，

让她看看吧。”林嫂也便不再赶，凭着吴二子在一旁痴痴地看。 

“二子啊，姐开脸呢，今儿个出嫁，以后姐就没时间跟你说说话儿了„„”

林姐儿说的有些哽咽，眼圈红红的又不敢哭出来。“你看看你，有啥了，大喜

的日子不能哭。”林嫂赶紧给林姐儿递了条帕子。二子没说话，就蹲在林姐儿

旁边看。 

“左弹一线生贵子，右弹一线产娇男，一边三线弹得稳，小姐胎胎产麒

麟。眉毛扯得弯月样，状元榜眼探花郎。我们今日恭喜你，恭喜贺喜你做新

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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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姐儿开完脸，脸有些发红，林嫂拿出大红喜袍叫姐儿穿上先歇歇，没

多会儿，林姐儿脸上红色褪去，整张脸白净如玉，比平时更胜几分。林嫂开

始在姐儿脸上描描画画，描一双柳叶眉，画一对桃花眼，两颊微粉含春，再

点朱唇，最后头发挽成髻，龙凤呈祥盖头披，只等凤鸣一声起，佳人上轿离

家去。 

二子看着林姐儿盖上盖头，忽而有些难过，再叫林姐儿姐儿不应，二子

溜回了自己家，边烧水边开始嘤嘤地哭，她不知道自己在哭些什么，林姐儿

平日喜欢偷偷给二子塞一些吃的，喜欢拉着二子唠家常，她走了，二子就真

的是一个人了。可是她听说，林姐儿嫁的是邻村一个好人家，这是好事儿，

不该哭的。林姐儿出嫁这天，二子把自己关在灶房里一整天，谁叫也不应，

家里人都去吃喜庆饭了，二子就沉沉地睡了过去，梦里她穿的和林姐儿一

样„„ 

 

二 
 

林姐儿出嫁以后，吴二子的生活又重回平静，偶然挨骂挨打照样波澜不

惊。直到王凤告诉她，她要出嫁了。 

某日邻村马姓村长前来探亲，偶然遇到井边挑水的吴二子，二子生的健

康，做活儿一把好手，两个眼珠子充满神采，当时马村长就问那是谁家姑娘。

不久，媒婆就带着马村长家的东西来提亲了，吴老太从没见过那么些好东西，

连连答应，吴柱子却犯了难，马村长的儿子马富贵从小便腿部残疾，如今二

十好几了，家境差不多些的姑娘都不愿意嫁过去，谁想守着个残废过一辈子

呢，家境差些的马家从没放在眼里过，今日马富贵老大不小，马家犯了难，

要是再这样下去，这儿子没人照顾是一说，马家香火延续不下去可就是大事

了。马村长管不了太多，找了媒婆就去提亲，势必把吴二子取到马家来。 

“娘，这不好，马家是有钱，可他那小子是个残废，二子嫁过去哪里有

好日子过，那钱又到不了咱手里，不如给二子找个门当户对的嫁。”吴柱子连

连摇头。 

“放屁！门当户对那是有钱人家里说的，二子能攀上这个高枝已经是菩

萨开恩了！你还不知足！这马家给的钱就攒着，以后三儿娶媳妇还得用。”吴

老太一口啐在吴柱子脸上，两只手收罗着媒婆带来的东西，生怕掉了个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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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婆看这家里是老太太说话管用，便直接道：“那这门亲事就这么说了，

我去和马村长再商量商量，具体的我回头告儿你们来！” 

“行行，大妹子先别急着走，喝口水来？”三儿出生以后，这是第一次

吴老太这么高兴。 

“不了不了，我还赶着给马村长回话儿去，你们大伙和新娘子准备着！” 

吴老太没提二子不吉祥那件事，村里人也都有默契地没有提，二子离了

自家村，说不定好运气就要来了。 

要说二子出嫁，王凤有点愁，倒不是难过二子要走了，只是这以后家里

的活儿又要落在她一个人头上，二子出嫁了确实少了份劳力。但是她又挺高

兴，马家给了那么些钱，过年的时候能添置件不错的衣裳了。想到这，王凤

高兴地把二子从灶房拉出来告诉她这门亲事，二子先开始有些懵，后来反应

了过来，她要嫁给一个残废了。二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吓了王凤一跳，王

凤掐她一把，问：“你这女娃儿，哭啥？” 

“我不嫁！”二子边哭边嘶吼出来，她感觉嗓子有点疼，还有股子血腥味

儿。 

王凤白了她一眼，只丢下一句话：“这可由不了你。” 

吴老太和王凤心下高兴，也不理二子的哭闹，只留她一人在院子里哭累

了坐着。吴柱子蹲在她对面，二子又开始轻声抽泣：“爹...我...不想嫁。” 

吴柱子叹了口气：“爹知道，可爹说了没用啊，你也知道我们家都是你奶

说了算。委屈你了娃儿。” 

二子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的，吴柱子见二子不再理他，也默

默走开了。二子悄悄准备了把剪刀藏在了枕头下。没几日，媒婆送来了喜服，

带着马村长来了吴家。马村长只四处看了看，没有坐下，简单谈了谈婚事就

走了。所以接下来的日子，二子除了烧水做饭又多了一件事，待嫁。 

二子出嫁时比林姐儿出嫁更热闹，这也是第一次，吴家里里外外站满坐

满了人。喜服是王凤和吴老太摁着二子换上的，一切打点好之后她们把二子

的手脚捆了起来，蒙上盖头塞进了轿子。吴二子就这样出嫁了。 

吴老太和王凤不知道，吴二子的怀里紧紧揣着一把剪刀。 

吴二子是被抬进新房的，她静静坐在床一角，等着马富贵掀了她的盖头，

解了她手脚的绳。马富贵拿着一本书坐在床边看，吴二子偷偷从怀里抽出剪

刀紧紧握着。马富贵看着吴二子浑身发抖，又看着她两手发白，紧握剪刀，

突然伸手抓着吴二子的胳膊，夺过剪刀一把扔了出去，吴二子开始呜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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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顺势给了她一巴掌。“有什么好哭的，你不想嫁你以为我稀得娶吗？”说

道一半，马富贵顿了顿，叹了口气：“不过也是了，像你这种人，也只配嫁我

一个残废了。”听了这话，吴二子止住了哭，抬起眼朝马富贵看了一看，那人

坐在身旁，身形瘦削，整个人尽显苍白，两条腿无力得搭在床沿，这样看还

真看不出来腿有什么问题。 

“铺开被褥，我要睡了。” 

吴二子听话得铺好床，站在一旁等马富贵睡下，又忽而想起马富贵不很

方便，就蹲着帮他脱了鞋袜，扶他睡下。二子突然有些脸红，也有些能接受

自己是新媳妇这个事实了。洗漱毕，二子轻轻缩在另一边睡着了。一夜安稳。 

吴二子在马家过得说好不好，说差不差。吃的穿的都比以前强多了，虽

然活儿不少，二子并不觉得累，只是马富贵经常打她，没由头地打，二子常

躲着马富贵，生怕哪里不注意再招一顿打。马家人都喜欢这个新媳妇儿，干

活利索也不矫揉造作，省了富贵妈很多事，所以平日里有了什么好吃的，富

贵妈先往二子手里塞一块，让她争取怀上大胖小子。二子虽然害怕马富贵，

但更怕问心有愧，某一天她忽然拉住马富贵悄悄说：“我想要个孩子。” 

马富贵愣了神，抬起一只手，二子以为要挨打，吓得闭上眼睛，却没等

来那一巴掌，她睁开眼睛，马富贵帮她把碎发拨到耳后，问道：“你不嫌我吗？” 

“从来就没有。”二子看到马富贵把脸别过去哭了出来，自己心里也有些

心酸。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她确实嫌马富贵是个残废，谁不想嫁个四肢健全

的人，就算穷，两个人一起日子也乐呵。马富贵虽然常打她，却是处处维护

她，她怕他，也敬他。而在今天，二子突然明白过来，马富贵这么心高气傲

的一个人，只是想通过打她来维护自己可怜的自尊罢了。 

那天以后，马富贵再没打过她，但是，二子的肚子也一点动静都没有。

富贵妈的好脾气被时间磨没了，只要看见二子就没有好脸色，甚至直接喊她

“赔钱货”，每到这时，马富贵都会出来维护，两个人日子过得也可以。 

湖面不会永远如镜，总有一些细碎砸起涟漪。来年春天，天刚回暖，二

子生命中最大的噩耗就来了，马富贵掉进井里淹死了。那日二子在做饭，马

富贵自己滚着轮椅去井边帮二子打水，一个没注意，整个人翻进井中，连声

呼救都没来得及。富贵妈回来的时候只见儿子的轮椅倒在一旁，四处唤人没

有回应，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往井下看又漆黑一片，富贵妈哭喊着找人去井

里捞人，听见风声的人都赶来马家看。二子被院里的嘈杂声引了过去，见大

家围在井边慌忙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富贵妈一把拉过二子就哭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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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问怎么了，富贵掉到井里了你知道吗！你不好好照顾他你去哪里了！

是不是你推他下去的！你这个毒妇！真是„„”富贵妈还没骂完，下去打捞

的人已经带着富贵的尸体被拉上来了，富贵妈瘫倒在井边，大声哭叫着富贵

的名字。 

二子呆在原地愣了好久，她感觉自己仿佛是木头做的，手脚僵硬，半步

都动不得，终于接受了“马富贵死了”这个事实的时候，二子觉得头皮发麻，

一阵头昏她向后仰去„„ 

再醒来时富贵妈坐在她床跟前，二子一双漆黑的眼睛盯着她，也不说话，

富贵妈突然哭了起来：“孩子啊，你们娘俩命苦啊„„” 

娘俩？自己终于怀孕了？得知马富贵死了的二子没哭，却在此刻哇的哭

出声来，二子哭着哭着突然干呕，鼻涕眼泪混作一团。富贵妈赶紧拍着二子

的背给她擦，一个儿子已经没了，不能再把孙子没了。 

那几天，二子彻夜彻夜的睡不着觉，她总感觉富贵还在，富贵就在她旁

边看书。二子熬得面色发黄，两眼发青，再也不喜多言语。富贵妈看在眼里，

又心疼二子肚子里的孩子，劝着二子吃东西。二子发现，富贵妈的眼窝陷得

更深了，马村长好像再也没笑过，自己肚子里这个孩子无论如何也要平安生

下来，所以二子跪在富贵棺材前，轻声道：“你走好吧，我和娃会好好活„„”

二子感觉轻松了好多，她照常吃饭、睡觉，只是再也没有换过那件素色衣衫。 

二子的肚子渐渐大了起来，村里人都说，二子怀的是个男孩，因为她的

肚子冒尖尖，林姐儿拉着二子说，娶了她真是马家人的好福气。二子感觉林

姐儿手劲儿大了很多，被她捏过的胳膊阵阵生疼。 

二子身体好，怀孕也没觉得身上不好，甚至连孕吐都很少，所以她照常

从早忙到晚，她觉得，灶房比屋里舒坦多了。富贵妈没少劝二子让她歇着，

二子只是当时答应下来，回过头又钻到灶房里，干这干那。 

马村长受了风，二子想熬碗姜汤给他，她搬了小凳子坐在灶前，灶膛里

的火苗一窜一窜的，二子感觉她的脸、肚子、身子暖和的不得了，好像马富

贵温暖的大手一寸一寸的抚摸着她的肌肤。二子突然回过神，听到富贵妈的

呼唤赶忙往出赶，却被脚下柴火一绊整个人向前扑去，那一瞬间，马富贵的

脸浮现在二子眼前，接下来的疼痛刺骨，锥心，二子大声喊着娘，富贵妈赶

来的时候，二子已经没了意识。 

黑暗中，二子感觉有什么东西从自己身体里抽离了出去，她好像看到三

魂七魄一个一个的逃离，好像看到马富贵在向她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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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有一股奇妙的力量把二子从生死边缘推了回来。她睁眼时，身边一

个人都没有，看着自己瘪下去的肚子，二子的胸口忽然开始翻涌。马家院子

里很嘈杂，却没有一个人进屋来看二子。二子撑着坐起来踩了双鞋子走出去，

却见一个人挽着富贵妈的胳膊指着她说：“你看嘛，就是这个女娃儿，吴家的，

她生的时候就说不吉利，嫁了人你们家又接二连三的出这些个事儿，我就说

是她嘛，一个扫帚星„„”二子这才看清楚，那是自家村的王妈，稀稀拉拉

的头发贴在脑后，整个人更显刻薄。 

“你们马家接二连三出白事，跟她脱不了干系。”林姐儿朝二子这瞥了一

眼，故意放大了些声音。大伙儿一看，平日里和二子交好的林姐儿都这么说

了，那这些事八九不离十了。二子看着众人对她指指点点，时不时几个难听

的字眼挤到她耳朵中，二子一瞬间感觉到天旋地转，她再也承受不住了，跌

坐在地上崩溃大哭：“我怎么你们了，我到底做了什么你们都来怪我„„” 

“你做错什么了？自打你来了，我们家就没有安生过几天！我儿子被你

克死了，我孙子也没保住，老马也被你气死了，现在就剩我了，你直接把我

弄死吧！你来啊！”富贵妈一个箭步冲上来，揪着二子的头发打骂，二子没有

力气挣扎，只能凭她闹。乡里邻居没有一个人前来拉架，他们的眼神中，有

憎恶、有害怕、有同情„„ 

二子倚在门槛上坐了一晚。 

第二日，马家出嫁的女儿回来了，富贵妈收拾好东西赶着二子走。马家

女儿嫁到了不远的城里，这次专门回来接富贵妈走，她像想起什么似的，依

附在富贵妈耳边道：“她既然嫁来咱马家，就是马家人了，不然咱把她卖了

吧„„还能得几个钱„„”二子听到了，但是没吭声，她只感到无能无力，

反正都活成这样了，余下的日子就随便吧。 

富贵妈摇了摇头，“让她走吧。” 

村子又恢复到平静，只是少了一户马姓人家。 

 

三 
 

二子无处可去，她靠着马家大门坐了很久，她感受到风从她脸边拂过，

她看到天上的云都在往后跑，她看到叶子开始发黄了，她不觉得饿不觉得冷，

又过了很久，她看到了过往的一幕幕，陪三儿上的学堂，林姐儿出嫁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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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富贵忍不住的眼泪„„ 

二子觉得自己这一生就随马家去了。 

二子没死成。她醒来在别人家里，朝那边一看，才发现是先生坐在桌旁

看书。先生没看到二子醒了，手中毛笔挥舞遒劲有力，先生的眼睛里有着星

星般的光芒，在那一刻突然照亮了二子。 

二子爬起来，惊动了先生。他放下手中的笔，局促地跑到二子跟前，倒

像个小孩子一般转着袖口不知道说什么。 

二子下了炕，跪在先生跟前：“谢先生。” 

先生的脸刷的红了，眼角的皱纹里都能溢出红色。他一把扶起二子，然

后赶紧弹开，口里念叨着“男女授受不亲”。二子噗嗤一下笑了出来，又忽然

愣住了，马富贵走了以后，她有多久没笑过了。 

先生开始苦口婆心地为二子讲些什么，二子没有听进去，她左右打量着

先生的家，很简陋。二子有一句没一句的打断先生的安慰，开始和先生搭话。

先生的妻子在两年前病逝了，村里的学堂也很早就不办了，先生没有孩子没

有家人，帮邻近城里人家抄些书赚钱，一人吃饱全家不愁，就这么过到了今

天。二子的事情先生听说了，再见到时，她还是那个坐在学堂门口啃着硬饼

子的小姑娘，却被生活折磨得不成样子。 

二子突然不想死了，她不再吭声，一个人开始打扫房间，角落里放着先

生夫人的黑白相片，相片很模糊，但二子能看到那是个温婉的女子，她一定

和先生一样，知书达理。 

二子用行动表现着她要留在这里，先生也不提，自个儿坐在一旁抄书，

二子就利落的收拾，两个人默默达成了某种共识。 

先生让二子睡炕上，给他打地铺就行，二子把厚的被子褥子在地上铺的

松松软软，自己盖着一层薄被睡了。 

二子不出门，平时也没人来先生家，大家都以为二子死了。 

直到那天先生进城里了，二子在家洗着衣服，林姐儿却拿着封信冲了进

来。两个人面面相觑，相视无言，林姐儿反应了半晌，不等二子开口，转头

跑走了。 

就像一颗炸弹扔进了树林，一声爆炸还不够，熊熊烈火要烧许久才灭，

不过也有可能，烧遍这原野大地。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饭后闲谈的内容都是二子，二子成了他们口中那

种不要脸的人，却鲜少人骂先生。一些婆子媳妇儿拽着先生说，二子是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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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的人，品行又不好，叫先生赶紧把二子赶走。先生不吭声，甩开她们回

了家，丝毫不提外头发生的事。于是，村里人从骂二子变成了骂“那对狗男

女”。 

二子不在意别人骂她，却不能忍受别人说先生的坏话。她常在院子里听

到外头的人大声谈论她和先生，二子不能说什么，只是回屋趴到炕上。先生

从城里回来，看到二子红着两只眼睛，心下也明白因为什么，他思虑好久拉

着二子的胳膊把她拉到炕沿上坐着，那硬邦邦的触感却让他心里一怔。先生

一撩铺子才发现炕上只铺着薄薄一层褥子，又硬又冰，初秋还没有开始烧火

却已经有了凉意，再看二子的被子，也是薄薄一层，先生又气又急，半晌说

不出话来。最后一跺脚，把地上的被褥都搬上了炕。 

“先生„„” 

“不必再说了，委屈你了。”先生说罢，径直上炕躺着，也不抄书，从天

亮躺到天黑，二子叫他吃饭他也不理。二子当他是生气了，坐在炕沿上不敢

动，许久先生才背对着她说了一句：“不早了，上来睡吧。” 

二子爬上炕，坐着想了想，慢慢钻进了先生的被窝„„ 

二子在来年冬天生下了一个男娃。村里没有婆子愿意来帮忙，先生急得

团团转，最后跑到邻近城里请了个产婆，先生嫌产婆走得慢，抓着她的胳膊

死命的赶路，产婆骂骂咧咧的却甩不开先生的手。母子平安，先生差点给产

婆跪下，产婆承不了这热情，冒着汗走了。 

男娃白白胖胖的，很招人喜欢，二子却不许他出门去玩，先生没给他起

文邹邹的名字，只叫他平安，也希望他平安长大就好。 

再没有人来过家里，二子觉得日子过的很舒心。她天天把屋子内外打扫

的干干净净，干什么都很快乐。平安被先生教育的很懂事，喜欢看各式各样

的书，二子和先生就省吃俭用给他买，先生觉得，平安可能会成大事呢。 

先生又帮平安买书去了，可这次先生却没有回来。 

二子左等右等，等到了一个捎信儿的学生，“城里暴乱了，先生为了保护

学生挨了枪子，没救过来。”二子不信，跟着学生进了城，直到看到浑身是血

的先生，二子的心才狠狠的沉下去，二子没说一句话，背起先生朝家走去，

学生叫住了她：“先生叫什么名字？我们是要记住先生的。” 

二子回头看他一眼，背着先生走了。学生看到二子走得很慢，无论谁叫

她也不再回头。 

先生怀里揣着一本带血的书，平安抱着那本书哭了很久，二子一滴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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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留，只是恍然间，她多了半头白发，布了半脸皱纹，她的眼睛像一滩泥

沼，死气沉沉。 

二子还是把先生克死了。村里人都为先生感到不值。 

二子和平安两个人把先生葬在了学堂大院后边的树下，有人想帮二子挖

坟被二子赶走了，她不许任何人靠近先生的坟。 

先生救下的学生来给二子送钱，二子不收，后来甚至连门都不开，二子

说：“你不用可怜我，我能养的起我和我儿子。”学生再也没有来过。 

二子找了好久才找到先生生前的一张相片，她把它摆到先生前妻的旁边，

拉着平安磕了好几个头，又像想起什么似的，拽着平安就往出走。 

平安被拽的摇摇晃晃，问二子：“娘，咱上哪里去。” 

“照相去。” 

二子有些局促，但照相馆的夫人很温柔，她让二子去她的屋里梳洗一下，

然后给二子拍了此生唯一的一张照片。二子把洗出来的照片小心的压到先生

的书里，趴在上面哭了起来，泪水浸湿了她的衣服，也浸透了她的心。 

先生没有家当，二子就进城里给人家洗衣服挣钱，平安再也不讨书看，

二子出门以后，小平安就在家里做自己力所能及的活儿。二子每每看到平安

冻得通红的手，都会背过身默默地擦眼泪。 

只是平安再也没见二子笑过。 

二子在给人家洗衣裳的时候，看见主人家的娃娃手里拿着几颗糖，娃娃

吃了直眯着眼睛笑，干完活儿，二子就问主人娃娃的糖在哪里买的，她也想

给平安带几颗。主人笑了笑，回屋抓了一把塞到二子手里，二子边道谢边往

出走，身后娃娃甜甜地说：“婆婆再见。” 

二子忽然愣住了，婆婆„„可是自己才三十出头„„ 

二子抓着糖回家，却四处找不到平安，她跑出门，只见村里人都往井边

走，她心下一紧，快步跑了过去。井底传上一阵哭喊：“娘！救我！娘！” 

二子差点背过气，是平安的声音！二子趴在井边大声喊，“平安，平安！”

井下只传来阵阵哭声。二子求村里人下井救平安，却没人动弹，二子跪在地

上，磕了几十个响头，没人再说话，也没人救平安。 

“娘！我撑不住了，娘，有人推„„”平安的声音渐弱下去，二子感觉

有一把尖刀在她的胸口挥舞，划破了她的心她的肝，搅碎了她的五脏六腑，

她沙哑着嗓子大声嘶吼：“我求求你们救救他，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救救

先生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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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平安的尸体被捞了上来。 

二子缓缓站起，她抱起平安往家里走，她也听到了身后的窃窃私语：“她

真是个祸害，我听说她走了以后，吴家祖孙三代过的可好了„„吴家倒是会

打算盘，把这个祸害送到我们这里来„„” 

二子忽然大笑了起来。 

那天夜里，有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在田间走来走去。 

 

四 
 

二子坐在田埂上，往嘴里塞了一颗糖。嗯，有一股死人的味道，她想。 

她点燃一支火把扔向田间，大火熊熊燃起，映红了半边天空。东边太阳

缓缓升起，红的也像火。 

哀鸿遍野，鬼哭狼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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